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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良
（晉江永和茂亭村）

六月十七日逝世於家鄉
現設靈於家鄉
擇訂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出殯

蔡施蕊洒
（晉江市龍湖鎮瑤厝村）

逝世於六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312-HELENIUM）三樓三一二號靈堂
出殯於六月廿五日上午十一時

c

訃告
蔡藕財

逝世於六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11號靈堂（Sanctuarium-211）
擇訂於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六時
四十五分出殯

洪施秀圓（晉江金井鎮玉山村頂柯坑）

逝世於六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1-GLADIOLUS)
靈堂
出殯於六月廿一日上午六時卅分

吳天蔗
（石獅祥芝）

逝世於六月十八日
現設靈於家鄉祥芝鎮祥運村吳氏祖廳
擇訂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出殯

陳蔡麗雲
（晉江市金井鎮洋下村）

六月十九日逝世於家鄉本宅
訂於六月廿二日星期六出殯

蔡玉茵善信
捐正義廟

菲律濱拉岷里拉沓模拉正義廟訊:本廟婦

女會副會長蔡玉茵善信令夫君陳天國善信不

幸於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壽終於崇基醫

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曰，極盡

哀榮。

蔡玉茵善信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

猶不忘公益，特獻捐本廟菲幣五千元充作福

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清凱丁憂
菲律濱祥芝鎮同鄉總會/總商會訊：本會

理事吳清凱鄉賢令尊吳天蔗老先生(原籍石獅

祥芝)，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八日中午逝

世，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現設靈於家鄉祥芝鎮祥運村吳氏祖廳，

擇訂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出殯，火化安葬於石

獅市永久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以盡鄉誼。

蔡咸福遺孀逝世
旅菲紫湖同鄉會訊：故僑商蔡咸福令德

配蔡府王碧玲太夫人（原籍石獅紫湖），不

幸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凌晨一時四十七

分壽終於岷市崇基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

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新厦三樓十二號靈堂，擇訂於六月廿五日

（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岷市拉羅

瑪陵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問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致輓花圈以表哀悼，而盡鄉誼。

陳華弼丁母憂
晉江市金井毓英中學菲律賓校友會訊：

本會諮詢委員陳華弼學長令慈陳蔡麗雲不幸

於（二0二四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三壽終正

寢於家鄉本宅晉江市金井鎮洋下村！享世壽

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訂於國

歷2024年6月22日星期六（農歷五月十七日）

舉行火葬和出殯儀式。

本會聞耗, 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思, 以盡窗誼！

中國學為何需要與世界對話？
——專訪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沈桂龍

中新社上海6月18日電　隨著中國在全球

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原先「藏在

深閨處」的中國學研究也在世界範圍內逐漸

壯大起來，日益成為一門深受中外學術界關

注的「顯學」。如何不斷推進世界中國學研

究，推動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

中國學為何需要與世界對話？中新社「東西

問」近日就此專訪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

學研究所所長沈桂龍。

現將訪談實錄摘錄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

時論壇」即將在布魯塞爾舉辦，這也是世界

中國學論壇陞級為世界中國學大會後首次走

出中國。這對世界中國學大會來說意味著什

麼？

沈桂龍：發展日新月異的中國，讓中國

研究日益顯示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在這

個過程中，本土的中國敘事與海外的中國敘

事的交流互鑒日益頻繁，並在這種日益頻繁

的交流互鑒中逐漸形成中國研究的第三種敘

事，即以中外互鑒交流為主要形態的世界中

國學敘事。

去年11月，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拉

開帷幕，全球400多位專家學者在滬深入探討

「全球視野下的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

中國學的發展，既要「引進來」，即讓

外國的學者來中國進行討論交流，同時也要

「走出去」，到海外就中國學的發展進行討

論。

世界中國學大會每兩年舉辦一次，兩年

當中也會舉辦一些區別于世界中國學大會但

又在世界中國學大會框架之下的其他學術會

議。比如即將在布魯塞爾舉辦的「中國學的

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將有近60名中外學

者圍繞「中國學與歐洲的中國觀」展開深入

研討，其中包括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主任胡

司德、德國圖賓根中國中心主任施寒微等知

名學界專家，也有西班牙知華講堂主席羅莎·

塞維拉等頂級智庫代表。

這次在比利時舉辦，未來也將在其他

國家辦，比如在印度尼西亞開，那可能就是

「中國學的世界對話·印度尼西亞論壇」。

這就意味著中國學的發展是放在世界層面、

或者說是全球視野下去進行交流和討論，同

樣表明我們會有一個更多樣化的、更多層次

的、更全面的學術開放路徑。

中新社記者：「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

利時論壇」將發佈英文專著《世界中國學概

論》，這是出于什麼考量？

沈桂龍：去年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

的書展上，《世界中國學概論》《世界中國

學導論》《「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學研

究》等有關世界中國學的新作，受到與會中

外學者的青睞。學者們認為，相關作品能幫

助他們更好地理解主要研究對像、更全面認

識世界中國學。

《世界中國學概論》將中國納入全球視

野中考察，對譚中之問、湯因比之問、彭慕

蘭之問等國際關注中國的代表性問題做出回

答，探索世界中國學的豐富內涵。

海外中國學有很多關于中國研究的作

品，但過去我們曾經更多做翻譯別人的作

品、瞭解別人的研究方法的工作，發出中國

自己的聲音相對較少，那麼在這個過程當

中，就很難影響到海外中國學專家的認知和

看法，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成果中一些偏見甚

至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結論，扭轉其認知、

消除其負面影響的努力也就相對不夠。

發佈英文版本的有關世界中國學的國內

著作，將中文敘事轉化為外文，是希望在學

術開放的過程中，用外國人更容易接受的閱

讀形式、語言習慣來介紹世界中國學的新增

研究內容，讓世界上在不同語言語境中生活

的人都能參與到對話研討中，為不同文明的

互鑒、發展、創新貢獻新思路、新啟迪。

目前我們的翻譯是以英文為主，將來如

果條件許可，會考慮出版其他語言的版本。

中新社記者：世界中國學研究有哪些新

趨勢？

沈桂龍：海外中國研究始于「耶穌會士

漢學」，迄今已有400多年歷史，歷經歐洲漢

學、美國中國學的繁榮興盛。當下世界中國

學蓬勃發展，中國學的版圖或者說空間格局

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

專業漢學在歐洲建立後，歐洲漢學以法

國為中心，側重對中國古代歷史、制度、哲

學、語言、文學、藝術等領域的研究，講究

典籍的校勘、考據與註釋功夫，我們也把它

叫做對傳統中國的研究。這一時段的空間格

局其重心是在歐洲。

二戰後，美國中國學興起。美國中國學

更關注中國的現當代變遷，在研究理論和方

法上廣泛借鑒和運用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

的方法進行研究。中國學的發展重心逐步從

歐洲轉到了美國。

2023年，世界中國學大會召開，世界中

國學概念在全球更廣範圍內被接受。世界中

國學旨在推動中國本土研究和海外中國研究

的交流互鑒。各國專家學者正成為融通中外

文明的使者，努力為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注

入思想和文化的力量。

當前，雖然中國學發展的主體力量仍

以西方為主，但會看到原本被視為中國研究

「荒村」的亞非拉國家也開始越來越多地關

注中國、研究中國，相應的研究機構紛紛成

立，研究中國的學者越來越多，從這個角度

上來看，整個學術空間的格局是從中心化向

均衡化的方向轉移。

除了空間板塊的變化，代際變化也很

大。過去知名的中國學專家多是較為資深的

年長者，他們那一代人關注的也多是傳統中

國研究。現在湧現出了一大批新生代學者，

他們正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此外，研究範式和研究視角也發生了改

變，可以看到更多實證的方法體現在中國學

研究中，尤其是近些年，跨學科跨領域多方

法的運用更加明顯，這說明海外學者對中國

學研究的方法走向了多樣化、科學化、綜合

化。

過去有不少海外學者以西方中心的視角

來看待中國的發展。隨著中國不斷發展，開

放的姿態不斷強化，本土研究和國際話語的

持續提昇，從全世界範圍看，更多的學者已

經意識到中國發展的獨特性，用更加客觀的

視角思考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走向，而不再

簡單地把西方理論套用到中國的發展實踐當

中來。

中新社記者：目前世界中國學研究的熱

點和焦點有哪些？

沈桂龍：海外中共學正成為世界中國

學研究的一大熱點。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

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中國崛起」成為國

際輿論場的焦點。西方學者非常關註：中國

這麼大的一個國家為什麼能夠取得成功？于

是，他們就開始研究中國共產黨是如何領導

中國人民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他們認為，

要解讀中國發展取得巨大成功之謎，就需要

瞭解中國共產黨，就需要去研究中國共產黨

自身發展的過程，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

人民不斷取得偉大成就背後深層次的原因，

所以現在海外中共學的研究正在成為一個焦

點。

中新社記者：當下，世界中國學研究正

處在一個重要的轉型階段，世界中國學選擇

「走出去」有何文化意義？

沈桂龍：2010年，世界中國學論壇陞級

為國家級學術平台，該論壇隨之走出國門創

辦了美國、韓國、德國、阿根廷等海外分論

壇，形成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網絡。

到海外辦論壇，會接近受眾、強化中

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有利于將真實的中

國理念、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在當地傳播。

在海外辦論壇的過程中，外方合作夥伴會更

多參與主題、議題的設置，最終呈現出的討

論題目，更進一步符合西方關注和思考的方

式。更重要的是，因各種原因無法來中國參

加世界中國學大會的學者可以參與其中，這

種「面對面」地共同就中國研究的熱點問題

和核心議題展開的交流和對話，會比線上或

者零散的交流更有效，也更契合海內外中國

研究學者加強互動、增進彼此瞭解的迫切願

望。

與此同時，藉助這種交流與對話，還能

逐步破除海外中國學研究長期存在的「西方

中心論」，在學理上重構世界的中國形象；

此外，還為本土的中國研究提供更深廣的

「他者」視角，提昇「向世界說明中國」的

能力、層次和水準。

「閩人三十六姓」何以入琉球？
——專訪福建師範大學中琉關係研究所所長謝必震

中新社福州6月16日電　「我在福州工作

的時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館、琉球墓，和

琉球的交往淵源很深，當時還有閩人三十六

姓入琉球。」2023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在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考察調研時

表示。

《使琉球錄》由明代陳侃在嘉靖十三年

（1534年）擔任冊封使前往琉球冊封國王歸

來後在福建寫成。明朝曾向琉球派遣使者20

次，琉球入明朝貢達300餘次，頻率之高，

是同時期與中國往來的任何一國都無可比擬

的。

琉球國與中國有何歷史淵源？何以「閩

人三十六姓入琉球」？福建師範大學中琉關

係研究所所長、特聘教授謝必震近日接受中

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琉球國在哪裡？與中國有

何歷史淵源？

謝必震：琉球國位于中國台灣島與日

本九州之間，即今日沖繩地區。傳說中認為

琉球國自「天孫氏」開始，傳至25代。琉球

國舜天王之後為英祖王時代（1260年至1349

年），1350年起進入察度王時代。1372年，

明太祖朱元璋詔諭四海，中國與琉球國建立

宗藩關係。清承明制，中琉友好交往500多

年，直到1879年琉球國為日本所吞併。

實際上，琉球國在與明朝建立正式邦交

之前，就與中國有海上交通往來。日本考古

學界調查表明，11世紀末、12世紀初以後，

中國陶瓷經日本博多傳入琉球群島，並逐漸

普及群島全域。然而，琉球群島發現的兩種

中國粗瓷，在博多並未出土過。對此，日本

學者田中克子指出，這兩種陶瓷應是13世紀

至15世紀福建北部窯廠燒製之物，在琉球群

島發現而未在博多出土，說明了在中琉官方

進貢貿易制度確立之前，民間可能已有直接

的貿易往來。

1974年，琉球八重山考古發掘大量南宋

時期福建閩清義窯的瓷片。這些並非自博多

轉口的瓷器，也印證了13世紀福建與琉球存

在貿易交通往來。

明朝初年與琉球國建立正式邦交關係

後，中國冊封琉球，琉球朝貢中國，中國向

琉球派遣閩人三十六姓幫助其來往朝貢，琉

球派遣大量留學生來中國學習。通過不同途

徑，中華文明在琉球廣為傳播，在政治制

度、思想理念、文化教育、生產技術、醫藥

衛生、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方面深刻影響

了琉球社會。

 中新社記者：福州為何有琉球館、琉球

墓？

謝必震：明初實行海禁，對外交往規定

福建通琉球、浙江通日本、廣東通東南亞各

國。最初，福建市舶司設在泉州，琉球人來

中國必須從泉州上岸，泉州設「來遠驛」專

門接待琉球使臣。明成化年間，福建市舶司

移置福州，琉球人的登陸地點從泉州改為福

州，建「柔遠驛」。當時，駐留柔遠驛的大

多是琉球人，故久而久之，人們就將柔遠驛

叫成「琉球館」。

明清時期，中琉交往以福建為平台。明

成化年後，琉球人主要在福州活動。一部分

是使團人員滯留福州。每次琉球使團來華都

有300人之多，除規定25人進京外，其他人都

留在福州等待，在此從事貿易活動、學習技

術。還有一部分是各地遇難飄風的琉球人，

按規定，無論他們在哪裡獲救，都會被輾轉

護送到福州驛館，等待安排回國。有的琉球

人不幸病故，就永遠長眠在福州。據載，清

代，在福州亡故的琉球人有578人，大多就地

埋葬。

歷史上，福州琉球墓群有多處，金雞

山、吉祥山、望北台、張坑山、高蓋山都是

琉球墓地。現存的琉球墓地，僅存張坑山和

高蓋山兩處。

 中新社記者：「閩人三十六姓入琉球」

講述了一個怎樣的故事？對琉球有何貢獻和

影響？

謝必震：明代史籍記載，1392年，朱元

璋賜給琉球「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

來朝貢」。這其中多為河口（今福州小萬壽

橋附近）一帶善于駕船的福州人。不過所謂

「閩人三十六姓」僅是一個概數，實際遷入

琉球國的，遠遠超出三十六個姓氏。

琉球國較貧窮，航海力量薄弱，是「縛

竹為筏，不駕舟楫」的狀況。明朝政府不僅

向琉球國贈送海舟，還宣佈「閩人三十六姓

移居琉球」。明朝實行海禁，以海外貿易

為生的閩人頗受影響，而一紙頒令賜閩人

三十六姓給琉球，實際上讓往返中國與琉球

貿易的閩人有了合法地位，消除了海禁與反

海禁的矛盾。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帝王委派屬民到轄

地或屬地行「封邦建國」之舉。昔周王室分

封諸侯，賜之遺民，命以太史，本為古制遺

義。明朝將三十六姓賜派琉球，亦沿此舉。

閩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促進了琉球

社會的繁榮和進步。儒家文化也隨之傳入，

當地逐漸成為「風俗純美」的「衣冠禮儀之

鄉」。

閩人及其後裔在琉球位居高官，有的

任權傾朝野的國相，有的任舉足輕重的法司

官，相當多的人獲得爵位，擔任紫巾大夫、

正議大夫等官職。有的人還被尊為琉球歷史

上的偉人。一代鴻儒程順則，在琉球提倡儒

學、創辦學校、普及教育，至今為當地人敬

仰；集政治家、科學家一身的蔡溫，官至三

司官、國相、國師，對琉球社會進步產生極

大影響；還有名醫魏士哲、史學家鄭秉哲、

書法家鄭周、政治家鄭迥、文化名人蔡文溥

等，其事跡迄今仍為後人傳頌。

閩人三十六姓不僅是中國和琉球友好

往來的見證者與參與者，更是中華文明的傳

承者與傳播者。從政治體制到教育體制，從

生產技術到科學文化，琉球都受到中國文化

的熏陶。琉球的歲時行事與中國大致相同；

採用中國的教育方式和教材，尊孔並興建孔

廟；中國的堪輿學、關公崇拜、驅鬼闢邪的

石獅子、「泰山石敢當」，成為琉球社會宗

教習俗；明清時期的閩菜，演繹成今天的琉

球料理。

時至今天，沖繩仍保留許多琉球王國時

代從中國傳入的習俗。


